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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文路上的龙门邨 解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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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老城厢江阴街正待拆除的老房经过改造，一夜之
间成了“网红”。梁朝伟、王一博等主演的电影《无名》正在此地
取景拍摄，时光仿佛穿越回民国时代的上海滩，影迷、市民纷
纷前来打卡合影。“网红”的热度持续不过三五天，然而在这座
城市里还有一些人，他们并非专业研究者，却热衷于解读建筑
背后的历史文脉，触摸城市肌理。每到周末，领路人带着一群
参与者，深入到城市的边边角角。日前，记者就跟随着他们的
脚步，参与到这项名为“上海城市考古”的行走活动中，走进老
城厢的“历史现场”一探究竟。

本报记者 解敏

网
红

■ 老城厢区域示意图 受访者供图

城市考古“考”什么
“我们常说的‘老城厢’指的是

今天中华路和人民路‘圈围’起来的

区域。与其他东西、南北走向的马路
不同，从卫星地图上看，这两条路呈

现出一个首尾相连的大圆圈……”
“原先老城厢依河而建，大圆圈

里有路、街、坊、里、弄数百条，纵横

交错却又四通八达。上世纪 50年
代，随着发展理念的更新，老城厢开

始了填河筑路，最终形成了今天南
北向的河南南路，及东西向的复兴

东路两条主干道，犹如 X 轴和 Y

轴，将整个老城厢切割成了四个象

限。我们目前所在的区域就是整个
老城厢的第三象限。”

担任领队讲解的是城市考古团
队的创始人之一陈寒松，大家都叫

他阿松，一名 80后上海“土著”。“今
天我们行走的这条线路，是原始风

貌保存得最好的一个区域，大多数
居民住宅尚未拆除。但听说最近这

里的旧改征收也已经进入前期程
序，不少居民将在这里度过他们老

城厢生活的最后一个冬天。”
“考古”爱好者告诉记者，他们

喜欢听阿松讲故事，容易让人共情。
但在阿松自己看来，城市考古远不

止讲故事那么简单，这其中包括观
察地形（坡道、沟渠、岸线）、物质空

间（建筑、物件、公共设施），以及不
同空间中人的互动。

“许多老建筑它就在那里，是开

放的公共资源。任何人借助资料就

可以了解它的知识点。我们的原创
性在于自己开发线路，把知识点串

联之后重新编辑，让它成为概念、形
成方法，这是非常有助于普通人去

理解的。有了概念，想象才会有依
据。有了方法，才能在观察中找到更
多奥秘。”

不存在的门牌号
“我们现在所在的中心弄 68弄

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门牌号。”站在喧

嚣的大马路边，阿松娓娓道来，“90

年代复兴东路配套工程扩建，旧地

图上如盲肠般狭窄的中心弄从那时
起就已不复存在。拆除旧门牌的时

候只拆到了前一个号，68弄幸存下

来。”如今油漆剥落的大门上，中心

弄 68弄与复兴东路 872号同时并

存，无意中为城市变迁留下了注脚。
阿松由此也道出了他一直以来

的焦虑，随着近二三十年上海城市
建设如火如荼，许多路名、门牌号都

随着物理空间的变化而消失。与此
同时消失的不单是地理信息，更是

历史人文的形象记忆，以及当地百

姓的情怀。
“有一些往事我们是通过当地

的住户讲述得知的，还有更多在时
间的推移中不可避免地流逝。所以

我们才会觉得自己身上有迫切的责
任感，要把这些历史上的痕迹延续

下去、传播开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龙门邨的界碑石
跟随阿松的脚步我们来到尚文

路上的龙门邨。这里对“老南市人”来

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曾是清朝
著名龙门书院的所在地，也是上海

中学的发源地。1935年，地块被划
分出售，购买地皮的人家按照自己

的偏好造起新楼，每一幢建筑风格

都不一样，堪称“微缩万国民居群”。

阿松带着大家弯腰寻找这里的
界碑石，这是当时地产分界的标志，

多置在外墙近屋角处，或嵌于勒脚
内。我们找到了一些，有的字迹早已

模糊，有的大半截

已埋入地底。“考古

队”的成员中也有
人说，自己原先在

老城厢住了十几
年，经常看到路边

的这种石头，却从
来没有引起注意。

界碑是原先私有财产权益的界定，

后来“废私”盛行，便失去了意义。这
些沉默的石头是可触摸的“城市之

痕”，在过往的更新改造中不知有多
少损坏、遗失，说起来不免让人产生

一丝怅然。

文庙对面曾有动物园
从龙门邨的后门出来，走过两

个街口来到文庙。今年 10月，有着

700多年历史的文庙启动修缮，一
度成为媒体追逐的新闻事件。对于

大多数上海小囡来讲，附近的旧书
摊、小吃店、模型手办店都是童年记

忆深处的拼图碎片。但鲜有人知的

是，文庙的对面，今天的上海敬业中
学所在地，原来是个动物园。

1933年，上海市立动物园在这
里向公众开放。园里的动物多为当

时社会名流捐赠，有超过百种动物
先后“入驻”。抗战爆发后，出于管

理和安全的考虑，管理者才将动物
迁至位于法租界的顾家宅公园，也

就是今天的复兴公园寄养。从此，
上海市立动物园从上海的地图上

消失。
路过的居民听到阿松的讲解也

忍不住停下脚步，有的甚至还要参
与进来帮忙补充细节。城市考古的

过程中，居民的善意总让人为之感

动，他们总是对自己从小生长的这
块地方有着高度的身份认同，也很

愿意让别人去了解，这种认同感在
现今许多新式住宅、高档小区是不

可能存在的。
夕阳西下，这一天的步行历时

3小时，经过 7个点位。“考古队”成
员们挥手道别，约定下个周末再见。
记者发现，来参加“考古”的多为年

轻人，其中不少是外地来上海工作、

生活的。他们想从更多维度、更全面
地了解上海，而不仅仅局限于百度

百科的一条注释和社交媒体上的一
张照片。

唐海松是一位专业投资人，参
加城市考古已经有十几次了。他曾

游历过不少国家，如今因为疫情反
而有了更多时间重新审视自己的家

乡。在他看来，上海是一座正在“消

失”的城市，“城市考古团队正做的
事情无异于与时间赛跑，在用他们

的方式记录城市历史的点滴，并分
享给那些愿意去了解的人。”

在变化中留下记忆
行程结束，阿松才有时间跟记者

聊了聊。现在上海城市考古的团队主

力是三名 80后。最早的创始人徐明
因为国外生活的经历，较早接触到了

City Walk这项在城市中行走的活

动。2018年底，他把这种探索带到

了上海，带大家一起在城市穿行、看
建筑、聊历史。“第一批来的其实都

是自己的朋友，大家有着相似的兴
趣爱好，当时想着如果能有 10个人

来，这件事就值得做下去。没想到一
直坚持到现在。”阿松是他的首批“受

众”，对上海城市研究颇深的阿松参
加了一次之后就毅然决定“入伙”。

今年夏天，又有一位自媒体人

印济良加入。这位曾经的电视台记
者，微博上的大 V 迅速带来了流

量，半年里活动场次和参与者都呈
几何式增长。印济良说：“之前有很

长一段时间自己虽然有粉丝、有流
量，却时刻焦虑，因为找不到抓手。

直到我遇到了他们，一拍即合。城市
考古让我找到了真正想做的事，也

解决了我的选题焦虑和流量焦虑。”

如今，这个团队已经开辟了 40

余条原创城市考古线路，从市区到

郊区，织起了一张看不见的网。上海
不只有衡复风貌区、黑石公寓和邬

达克建筑，老城厢也不完全是电影
里的模样。越来越多喜爱探寻城市

文脉的青年人正热衷以这样的方式

来挖掘深层次的城市宝藏。
城市变迁中，这些老旧街区终

将慢慢退出历史舞台。风貌保护与
民生改善二者间如何平衡，是考验

城市管理者智慧的永恒议题。徐明
说，在他们看来，留住历史文化与

城市的快速演进从来不是对立的。

他们要做的就是在变化中尽可能
地多留下一点记忆片段。“最近有房

产商找我们，寻求保留建筑历史风
貌的建议。如果我们现在所做的事

情能让人们对于城市历史文化保
护的观念有所改变，哪怕只是一点

细微的触动，就已是极大的成功。”


